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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的名字
不凋的芳菲

——追记宁波籍著名翻译家沈萼梅

在浙江籍的女性翻译家群体中，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教授沈萼梅 （1940年—2022年） 是翘
楚之一。

浙江大学出版社前些年出版的 《译苑芳菲——浙江女性翻译家研究》，将沈萼梅与萧珊 （巴金
妻子，俄罗斯文学翻译家） 等作为宁波籍女性翻译家的代表加以介绍，认为她“在意大利语教学和
意大利文学翻译方面造诣颇深，成果丰硕”。

曾被授予“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骑士勋章”的沈萼梅，毕生从事意大利语教学、意大利当代文学
研究和翻译工作，译著包括 《常青藤》《玫瑰的名字》《罗马女人》《鄙视》《无辜者》 等文学作品，
还编写出版了《意大利语入门》《现代意汉汉意词典》《意大利当代文学史》等。

沈萼梅的老家在慈溪市观海卫镇太极古村沈师
桥，这里有“十里不问沈”的说法，沈是大姓。师
桥沈氏的始祖，乃是南宋初明州市舶司沈恒，他筑
桥办学，自任塾师，附近学子纷至沓来。沈氏家族
重视捐资办学，学习氛围浓厚，中科举者络绎不绝

（包括外迁的后裔），登进士、举人、贡举、副榜举
人者有 70 多人。知名人士中，明末兵部左侍郎沈宸
荃、太仆卿沈履祥列传于 《明史》，还有中国民主同
盟创始人之一的沈钧儒，中国科学院院士、岩土工
程专家沈珠江，中国工程院院士沈祖尧，著名水利
专家沈之良，以及沈星棣、沈聚敏、沈世华、沈殿
霞等。

抗战期间，沈萼梅的父亲沈光奎带着妻儿避难
至宁波的乌岩，沈萼梅就出生在这里。乌岩村位于
宁波横街的大山深处，环境清幽，沈家在那里租住
了三年后回到沈师桥。沈萼梅在沈师桥海隅小学读
了三年，又转到上海求学。1950 年 2 月，因为遭遇
上海大轰炸，父亲把八仙桌裹了好几层棉被，让儿
女们躲在桌子下面。当年，一家人又搬回宁波，在
江北岸羊山巷 12 号居住。为了生计，父亲换过多个
工作。沈萼梅在江北使君街小学毕业后，在甬江女
中读至高二，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
也曾在这里就读。1957 年，沈家举家迁至上海，沈
萼梅在上海徐汇中学读完高三后，考入北京外国语
学院，从此工作和生活在北京。

沈萼梅在八兄妹中排行第四，她的兄弟姐妹事
业有成，有参加过长津湖战役、上甘岭战役的，有
担任外交官的，也有在宁波任中学教师的。

2002 年 4 月 20 日，沈萼梅和弟弟妹妹们一起回
到家乡沈师桥。在祖屋师东村西埂炳乾大屋，她与
邻居的老人们聊祖上及父母辈情况，还有自己的童
年印迹。

她又与大妹沈伍梅回到甬江女中旧址，母校在
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 106 号，两幢坐西朝东、红瓦
灰墙的建筑静静矗立在水色秀美的姚江南岸。这两
座历史建筑以“私立甬江女子中学旧址”之名，被
列为浙江省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甬江女中，上承 1844 年开办的中国第一所女子
学校——“宁波女塾”，下开近代浙江女性教育革新
的条条先河，是一所中国妇女史、教育史上极富传
奇色彩的著名学府。而今，甬江女中的老教学楼已
成为全国首家市级教育博物馆——宁波教育博物
馆。沈萼梅姐妹俩在母校教学楼 1922 年 5 月埋下的
奠基石前合影留念，感慨万千。

故乡总在魂牵梦萦中，2005 年 10 月，沈萼梅与
大哥沈允强回到乌岩，那是抗战时期避难时租的
家，那座永安桥和那间老房子至今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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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语不是沈萼梅学习的第一外语。1958
年，她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 （1994 年更名为北京外
国语大学），学的是法语。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法语
专业人才济济，沈萼梅一度犯难打了退学报告，但
被校方劝止了。

1960 年，因学院缺意大利语教师，沈萼梅被学
校派往北京广播学院代培意语二年，自修一年后留
校执教，凭一本拼凑的意大利语原版资料自编教
材，以本科学历贯通本硕博课程教学。

1973 年至 1975 年，她被公派赴意大利语言学院
和罗马大学进修，回国后继续任教。1983 年至 1985
年，沈萼梅赴意大利米兰大学讲学和进修。上世纪
90 年代前后，沈萼梅曾赴意大利佩鲁贾大学短期讲
学，并在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任教。在意大利期间，
沈萼梅跑遍了亚平宁和撒丁、西西里两个大岛，为
翻译意大利文学付出，也受其滋养。

我国首部意大利语教材 《意大利语入门》，是
1986 年由沈萼梅编著，经外教意大利语专家巴尔巴
拉审订，在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系统解析
语音、语法及音乐术语等，销量超 3.3 万册。2006 年
7 月，沈萼梅再次修订出版 《意大利语入门》。

沈萼梅从事意大利语教学 50 余年，为中国培养
了大批意大利语专业人才，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
果，编著出版了 《今日意大利语会话》《意大利语中
级教程——意大利当代文学巡礼》《意大利语语音快
速突破》《现代意大利语应用语法》《意大利语同义
词辨析词典》《意大利文学》 等。

1990 年，沈萼梅获北京外国语学院优秀教学成
果奖，1998 年 6 月获得了意大利外交部颁发的荣誉
奖状和奖金，同时还获得了其他多项荣誉。2011
年 1 月，时任意大利驻华大使雅努奇先生代表意
大利共和国总统向沈萼梅教授颁发了一枚“意大
利共和国总统骑士勋章”，以表彰她为中国意大利
语教育事业以及意大利文学翻译事业做出的杰出
贡献。

此外，沈萼梅钟爱意大利语艺术歌曲和歌剧咏
叹调的演唱，利用闲暇编写出版了 《意大利咏叹调
的讲解与赏析》 和 《意大利艺术歌曲演唱示范》 等
教程，帮助中国培养了一批能用意大利语演唱的杰
出歌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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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起，沈萼梅涉足文学翻译领
域。意大利文学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相当重要的
地位，一开始，她不敢翻译名家名作，后受意大利
文学专家鼓励，并邀请了刘锡荣教授一起参与。刘
锡荣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功底扎实。他们
的第一部文学译著是意大利当代小说家托比诺的

《失去爱情》，1988 年 6 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两位新手翻译态度认真，文风严谨，得到了出版社
和读者的好评。上世纪 90 年代后，他们的约稿不
断。沈萼梅与刘锡荣合作翻译作品，两人打磨文字
常如拉锯战，沈萼梅出初稿，刘锡荣理顺长句，沈
萼梅再润色，最后书出来，漫漫长句如同镀过金一
样。两位翻译家合译的文学作品有好几部，还有

《意大利当代文学史》《今日意大利语会话》 等。
沈萼梅在意大利米兰大学讲学和进修期间，阅

读了 20 世纪初欧洲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意大利
唯美主义文学代表人物邓南遮的 《无辜者》，这是
邓南遮“玫瑰三部曲”的核心作品，在世界文坛颇
有影响。

中国现代翻译史上，徐志摩、张闻天曾通过英
文转译邓南遮作品，但此后半个世纪无人直译其原
著。沈萼梅参观邓南遮故居后决心填补空白，通过
几年努力，国内第一部意译汉的邓南遮著作于 1994
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列入了“世界文学名著新译
丛书”，她还在 《外国文学》 杂志上发表了 《邓南
遮和唯美主义》《“邓南遮现象”辨析》 等研究论
文。1995 年，在中国任教的意大利语专家贾尼·肖
拉回国探亲时，将沈萼梅、刘锡荣翻译的 《无辜
者》 送到意大利邓南遮基金会，受到该基金会主席
的高度赞扬和感谢。

后来，沈萼梅、刘锡荣又翻译了邓南遮的另一
部长篇小说 《火》，这是邓南遮文学创作进入第二
阶段的重要标志，翻译难度极大，他们一遍又一遍
地推敲、修改。在那两年里，她得了一场大病，好
在终于战胜了病魔。2005 年，《火》 也由花城出版
社出版。

202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了 《无辜者》 和
《火》。

意大利作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被誉为“意大
利鲁迅”，擅于刻画社会边缘群体的精神困境，折
射普世人性，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其代表作

《罗马女人》 以存在主义风格奠定国际声誉，在美
国销量超百万册。沈萼梅、刘锡荣译本 1994 年由安
徽文艺出版社首推，2022 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
出修订版。

到 2016 年，沈萼梅翻译普里莫·莱维描写奥斯
维辛经历的回忆录 《这是不是个人》，请刘锡荣继
续合作。刘锡荣对沈萼梅说：“你饶了我吧，你的水
平已经够了，不用劳动我啦。”其实，1997年作家出
版社出版的 《大忏悔》 也是沈萼梅独立完成翻译
的。之后，沈萼梅完成了 《银头》（2016年，上海文
艺出版社）、《这就是奥斯维辛》（2017年，中信出版
社）、《时光匆匆老去》（2018 年，人民文学出版
社）、《八山》（2019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等的翻
译，也包括2021年格拉齐娅·黛莱达的 《常青藤》。

艰
辛
跋
涉
的
翻
译
路

沈萼梅在翻译意大利文学作品的同时，与意大
利作家接触较多，最著名的是阿尔贝托·莫拉维
亚、翁贝托·埃科。

莫拉维亚曾任欧洲笔会主席，作品为大众熟知
的有长篇小说 《冷漠的人》《乔恰里亚女人》《鄙
视》《注意》，短篇小说集 《不由自主》 等。他曾三
次访华，1987 年第三次来中国时，沈萼梅担任他的
翻译。她和刘锡荣翻译了莫拉维亚的 《鄙视》，这
也是沈萼梅最喜欢的一部莫拉维亚的作品。

2005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沈萼梅翻译翁贝
托·埃科的畅销代表作 《玫瑰的名字》。博学多才
的翁贝托·埃科，是享誉世界的意大利小说家、文
学批评家、符号学家。他游走于充满奇思妙想的小
说世界与严肃的文学理论之间，创造了当今文学界
的神话。迄今为止，他每创作一部小说，就立即成
为掷地有声的重量级巨作。《玫瑰的名字》 被称为
密码型推理小说的始祖，埃科的其他小说、随笔、
文学评论集都广受好评。

沈萼梅深知这本小说的高度、深度、难度，感
到力不从心。当时，《玫瑰的名字》 在我国已经有
好几个汉译本，都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因为 《玫
瑰的故事》 实在吸引人，2006 年沈萼梅接过了这个
令她“头疼”的活，力求为汉语读者呈现原作的风
貌。

2007 年，沈萼梅和埃科在北京碰面了。她想翻
译书里的古拉丁文，但这个着实让她犯难，为此，
沈萼梅跟埃科诉苦。埃科笑嘻嘻地让沈萼梅“慢慢
来，不要急”。后来，他让人从意大利寄来了一本
厚厚的意大利高中文科生阅读材料的影印本，上面
的拉丁文全部有注释，把她高兴坏了。

2010 年，沈萼梅和刘锡荣共同完成的这部译
作，终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到了 2012 年，距离 《玫瑰的名字》 初版已过去
30 多年，出版社却收到了埃科的修改版。埃科说，
他又查阅了有关中世纪的资料，修改了原著里的差
错。“我心里想着怎么又要改啊？但埃科这么认
真，我也必须认真。”沈萼梅说，她担心把书里药
草的药性搞错了，还特意跑去学校医务处请教老中
医。

“埃科的特别，在于他维护了文人的尊严。”身
为译者，沈萼梅一般不愿意看自己的译作，她开玩
笑说是因为“怕看出问题来”，但 《玫瑰的名字》
却是例外，她形容翻译的全程就像随着埃科去探
索、挖掘。2016 年 2 月 19 日，翁贝托·埃科离世，
世界各地的读者用各种形式缅怀他。2 月底在上
海，沈萼梅做客思南读书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玫瑰的名字》 是她翻译生涯中浓重的一笔，
是她一生中最喜欢的书，她为此深感自豪和安慰。

《玫瑰的名字》 可以理解为一部侦探小说，也可以
看作历史小说，就像“玫瑰”只在小说最后出现了
一次，小说却以此命名，沈萼梅说：“世界上的天
地万物，留给人类的、历史的，不过就是一个名字
罢了。”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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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格拉齐娅·黛莱达是意大利当代著名女作家，

1926 年瑞典文学院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
她，因为“她那为理想所鼓舞的著作，以明晰的造
型手法，描绘海岛故乡的生活，并以深刻而同情的
态度处理了一般的人类问题”。

《常青藤》 是一部全面体现黛莱达创作风格和
艺术特色的小说，堪称黛莱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之 一 ， 1996 年 3 月 初 版 时 书 名 为 《长 青 藤》， 与

《简·爱》《傲慢与偏见》《复活》《少年维特的烦
恼》《大尉的女儿》 等，被花城出版社列入“世
界爱情经典名著”第一批书目。2021 年 12 月，沈
萼梅将 《常青藤》 作了修整，增加了诺贝尔文学
奖 授 奖 词 、 黛 莱 达 生 平 与 创 作 年 表 ， 此 书 列 入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黛莱达卷”，由漓江出
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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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的名字》书影
1987年，沈萼梅 （右） 与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

1987年，沈萼梅 （左四） 与意大利作家埃科 （中）。

2002年，沈萼梅 （左一） 和弟妹一起回沈师桥祖屋。沈萼梅部分译作

《罗马女人》书影

《鄙视》书影

《常青藤》书影

《无辜者》书影

沈萼梅


